
遊行集會人數反映市民的關注程

度。

 

如何統計大型遊行集會的人數

  香港社會近年十分關注遊行集會的參加人數，原因是
人數顯示了事件的重要性、市民的關注程度及主辦者的政
治能量。但有關人數的統計眾說紛云，究竟有沒有科學方
法找出真確的數字？所需的資源如何？是否值得？本文希
望在方法學上探討這些問題，並簡述過去幾年我們的操作
經驗和看法。 

 
零三年「七一」遊行人數統計 

   我們和一些學者和學生，在零三年中初度嘗試統計七
月一日的遊行人數，當時考慮過三種統計方法：一是用高
科技方法如高空拍照來紀錄並逐格點算(但成本太高)，二是
用人手在現場即時點算(但誤差可能頗大)，三是透過錄影事
後點算(但需要頗多時間)。由於第三種方法可保留記錄，重
複點算，兼且成本不高，所以我們決定採用這個方法。 

 
  我們的方法如下：在遊行的主路線軒尼詩道上，選擇
了近波斯富街及柯布連道的兩座行人天橋，在天橋上架設
攝錄機，抽樣拍攝遊行過程，每小時抽錄四分鐘後，馬上
把錄影帶運送到一個設有放映器材的地方，用定格在電視
大屏幕上點算人數。 

  基於技術考慮，研究組只用了柯布連道天橋底的數據，推算遊行人數，得出的數字是
二十六萬四千人。我們再於七月初透過電話調查，發現遊行人士有百份分之五十七曾於軒
尼詩道經過灣仔修頓球場對開馬路，百份之七十五點四於黃昏六時正在街上聚集。 

 
  研究組把經過計算點的人數，除以經過天橋計算點人數的百份比，推算出參與遊行的
整體人數為四十六萬二千人。若採用電話調查誤差率正負百份之四點五計，則整體遊行人
數的上下限為四十二萬九千至五十萬二千人。 

 
  此外，研究組又使用警方公佈的數字為基數，再補充它未有計算的人數，得出整體遊
行人數的上下限為四十五萬八千至五十萬八千人。兩個方法所得結果很接近，而且與主辦
者所稱的五十萬人也相近。 

 
零四年「七一」遊行再作統計 

   吸收了零三年「七一」遊行和零四年元旦遊行的經驗，我們在統計零四年「七一」遊
行時，在方法上作出調整。首先，我們主要採取現場人手即時點算法，錄影也同時進行，
但只作後備資料之用。在實際點算時，有多於一個人同時統計相同路段的人數，以作複核
之用。其次，我們放棄了在兩個不同地點同時點算，原因是兩個統計點所得資料的互補性
不强，毋須多費人力。第三，我們在計算馬路上的遊行人士時，將馬路切割成多個相等部
份，以便能更精準地計算。第四，我們加密了抽樣的分隔時間，由零三年的每十五分鐘抽
點一分鐘，改為零四年的每五分鐘抽點一分鐘。 

 
  當日研究組在軒尼詩道與軍器廠街交界的行人天橋上設立點算站。十五名研究助理共
分三隊，負責抽樣點算人數、記錄路面情況、抽樣錄影及複核點算。全日經過我們點算站
的遊行人數約為十四萬九千人。 

 
  為了評估調整基數，研究組於七月初進行了電話訪問，發現遊行人士中有百份之七十
七曾於軒尼詩道經過該天橋，故調整基數為一點二九。將基數乘以十四萬九千的點算人
數，並以抽樣誤差六個百份點計，推算整體遊行人數約為十八萬至廿一萬之間。 

 
  其他學界人士也有在零四年「七一」遊行進行點算工作。港大的葉兆輝在銅鑼灣及金
鐘太古廣場的天橋上點算人數，得出十四至十九萬。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錄影方式計
算經過金鐘的人數，結果得出十萬五千至十二萬，但未計算中途插隊或離隊人士。理大的
李偉鵬檢視遊行相片，推算遊行人數為二十多萬。遊行主辦者則表示有五十三萬人參加，
但這個數字被認為是高估了。警方所公佈的靜態數字是在下午五時半大約有二十萬人。 

 
  我們在零四年「七一」遊行時所採用的點算方法，在往後五年共十二次大型遊行，包



括今年的「七一」遊行，港大民研計劃都有採用，只在抽樣密度方面，視乎人力資源而略
有調整。各次點算結果請見表一，「六四」集會另計。 

 

零四年「六四」晚會人數統計 
   由於「六四」集會屬於靜態活動，我們嘗試透過抽樣點算，以密度乘面積作為計算基

礎。在零四年「六四」燭光晚會，我們在集會場地內抽取大概五十個方格進行點算，從而
推算集會總人數。足球場外的人數點算則依賴其他方法。 

 
  點算人員以四人為一組，每次點算單位面積為三米乘三米即九平方米。點算時間分為
兩段，第一段時間由晚上七時半至九時之間，第二段時間由晚上九時至十時。第一段時間
中，點算方格按照人潮集結的後沿移動，進行系統抽樣。在第二階段點算時間，點算小組
轉為點算各場區的邊沿區域，點算五個場區十個角位。 

 
  我們在維園六個足球場內，在晚會的高峰期抽樣量度每九平方米空間所盛載的人數，
得出的平均數是廿五點三人，即每平方米人口密度是二點八一人。我們在現場又做了一個
實驗，發現在兩米乘兩米的面積中，可緊密地容納十個人，即每平方米是二點五人。 

 
  我們量度了「六四」燭光晚會現場六個足球場的面積，所得數字是一萬四千九百一十
七平方米。因此，以密度乘面積，所得人數是四萬一千九百人。我們又派出三個小組點算
外圍人數，其中包括坐在後面的觀眾看台及草地的參加者，所得數目是約九千四百人。加
上正負五個百份比的誤差，我們估計總參加人數約的上下限為四萬七千至五萬五千人。警
方發表的集會人數在晚上十時高峰期有四萬八千人，而主辦者則稱共有八萬二千人參加。
  以方便傳媒自己進行獨立點算的角度出發，究竟一個人可否獨力計算集會人數？當晚
一個研究員做了實驗。以兩米乘兩米的方格可容納十個人，及三米乘三米是廿二人計。以



前者推算，球場內可坐三萬七千三百人，以後者推算則是三萬六千五百人。球場外圍的人
數估計是一萬二千二百。因此，單人計算出來的總人數分別是四萬九千五百及四萬八千七
百人，與整支研究隊所得的結果相當接近。換言之，只要方法正確，以極少人力亦可籠統
推算大型集會的參加人數。 

 
零九年「六四」晚會人數統計 

   汲取了多年來點算遊行集會人數的經驗，我們今年動員了十八名工作人員在「六四」
燭光晚會，再次進行點算工作，有人負責記錄集會人士在不同時段的情況，另有人負責以
手動計算器紀錄特定面積內的人數，計算平均密度，然後按照不同場區的面積乘以密度得
出集會總人數。 

  結果，六個硬地足球場全部填滿人群，但要減去舞台所佔據的位置。還要計算中央草
坪的不同場區、藍亭廣場、籃球場和圍繞足球場的行人通道的面積。以上各區合計總面積
為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平方米。 

 
  由於當晚集會人數眾多，研究人員在場地移動困難，地上界線難以辨認。因此，研究
隊最後把硬地足球場、中央草坪、藍亭廣場以及籃球場的人群密度，一律以硬地足球小禁
區的平均密度計算。而有關密度的數值，在當晚多點多次點算後，平均為每平方米二點六
七人。 

 
  至於圍繞球場的行人通道，根據研究隊的觀察，最接近舞台的三個硬地足球場的南面
通道，平均密度為每平方米二點二七人，北面通道的平均密度為每平方米三點一二人。離
開舞台最遠的三個硬地足球場，南面通道的平均密度為每平方米一點二八人，北面通道的
平均密度則為每平方米二點八七人。 

  按照以上各項數據，集會人士所佔面積乘以平均密度，得出約十一萬人，加上行人通
道以不同密度計算的人數，再以正負百份之十為操作差誤，當晚的集會人數應介乎十萬八
千至十三萬二千之間。主辦者則稱有十五萬人參加集會，而警方公佈的數字為六萬二千八
百人。 

 



零九年「七一」遊行人數統計 
   今年我們沿用過去的做法，在灣仔軍器廠街行人天橋點算人數。我們有十一名研究隊

員，負責點算人數、核實點算、攝錄和記錄路面情況、綜合整理及計算整體人流。小組點
算經過軒尼詩道遊行路線的各條路線的人流，每名組員負責點算一條路線，連續點算三分
鐘、休息一分鐘。 各點數員結合起來，其實記錄了整個遊行時段，每一分鐘通過每條行
車線的人數。 

 
  點算結果顯示，經過軍器廠街天橋的遊行人數(但不包括在該點之前離隊或之後插隊
人士)數目如下：由捍衞人格尊嚴協會發起的遊行為六十四人，由雷曼苦主大聯盟發起的
遊行為一千九百人，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遊行為二萬四千人。 

  在零八年七至八月間，我們進行了多次電話調查，發現在零八年參與「七一」遊行的
巿民中，百份之七十八稱曾通過軍器廠街的點算站，即零八年的調整參數是介乎一點一九
與一點三八之間。 

 
  套用零八年的調整參數作為零九年的初步調整參數，我們估計三個不同遊行的總人數
如下：由捍衞人格尊嚴協會發起的遊行，人數應介乎七十五至九十之間，由雷曼苦主大聯
盟發起的遊行，人數應介乎二千三百至二千七百之間，而參與民陣的遊行人數，就應介乎
二萬九千至三萬三千之間。最後推算數字則有待日後抽樣調查完成後，再作調整。民陣表
示參加「七一」遊行的人有七萬六千，警方則說有二萬八千人。港大社會研究中心所得的
統計數字是二萬六千至三萬之間。 

 
小結：常見問題解答 

   結合六年來十九次的點算經驗，我們以三個常見問答作結： 
 



  一、統計遊行集會人數可否以科學方法進行？ 
 

  絕對可以。本文描述的方法，任何人士都可以重覆使用和驗證，操作也不複雜。資源
多的話，可以做得更仔細和準確，資源少的話，單人匹馬也可以粗略地進行統計。在零四
年及零九年的「六四」晚會和零九年的「七一」遊行，我們都試過一人工作，結果也過得
去。 

 
  二、誰人比較適合去做這種統計？ 

 
  只要方法正確，報告詳盡，任何人士都可進行人數統計。不過，如果要做得精確，獨
立的學術界人士會比較合適。警方和主辦機構因涉及立場關係，其數字可能受到政治和心
理因素影響，可信程度較低。如果多個團體都同時進行獨立和科學的人數統計，就可互相
比較印證。這個互動過程會令大家的推算變得更加謹慎，因而令數字趨向真實。 

  三、 如何解讀所得的統計數字？ 
 

  遊行集會人數，可說八成是科學，二成是藝術。我們的方法愈嚴謹，投放資源愈多，
誤差便會愈少，但總無法百份百準確。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解讀這些數字。千萬人的執
著，不一定是真理。如何平衡少數利益與大眾訴求，是政治層面的問題。科學家的執著，
就是一不能說二，千不能當百。科學上的爭議，應以科學方法解決。科學與民主之間，不
應該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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